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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主导性媒介基础。现代学校教育建立在印刷媒介的基础上，其

教育基本理念与印刷媒介的特点密切相关。我们已经进入电子媒介时代，而电子媒介有不同于印刷媒介的

特性，对构成现代教育基础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世界、主体、交往、知识等等都有自己的理解。在电子媒

介盛世，弄清楚电子媒介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是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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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

室里，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这个产业的管理者不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而是电

视网络公司的董事会和节目制作人。”[1] （p.189） 这并不是美国一国的趋势，放在世界范围内

也基本符合事实：全球拥有 20 多亿台电视，电视观众远远多于在校学生人数；如今，看电

视已经成了人们除了工作（或上学）、睡觉之外最耗费时间的活动[2](p.67)；电视有自己的“教

育哲学”[1](p.190)，与学校教育存在着激烈竞争，正在改变和重构着人们思维、情感和行为方

式。 

人数和时间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对教育的影响还是外在的、非根本性的。现在制度

化的学校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能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电视还不足以对此构成根本性的威

胁。而教育理念方面的冲突则更具根本性，因为电视的“教育哲学”不只停留在电视机前，

还会渗透到教室里。直截了当地说，电视机不易搬到教室里（事实上很多教室里已经有了电

视机），但电视的“教育哲学”则容易进入教室里。 

现代教育有自己的媒介基础：印刷媒介。现代教育关于世界、主体、交往、知识、智

力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印刷媒介的基础之上的。电视作为一个庞大的“教育产业”，对世界、

主体、交往、知识、智力这些现代教育的基本概念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重构。在一个电子媒介

的盛世，现代教育不能漠视电视等电子媒介的“教育思想”，无论是接受、排斥，还是有选

择的吸收，首要的工作就是“知己知彼”。因此，弄清两重理解的差异，非常有助于现代教

育思考自己的未来。 

一、世界观 

现代教育有自己的世界观，即科学的世界观。在古代社会，“宇宙被赋予了灵魂，它拥

有许多在一般情况下看不见的领域，其中，灵性是客观实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3](p.36)

与古代不同，在现代科学看来，“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个自创造的物质系统。那么，至少在原

则上，它完全可以按照自然的法则来理解。生命、意识和智慧或多或少地被视为物质的副产

品，并具有偶然性。”[3](p.35-36) 世界是物质的，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要依赖这个物质世界。

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物质世界的奥秘，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的人需要。现代是科学盛世，

科学对世界的理解也就成了教育对世界的理解。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帮助人获得科学知识，增

强掌握这个物质世界的能力，多在物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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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有物质世界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意义世界。意义世界作为物质世界的“副产品”，

其建构需要一个特殊的“桥梁”：文字符号。没有文字符号人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

但借助文字符号，人们可以建立更加丰富多彩的意义世界。 

许茨将人的多种意义世界称为不同的“有限意义域”，不同的“有限意义域”有不同的“认

知风格”。[4](p.311-312) 以口头语为主要媒介所建立的意义空间因口头语言的易逝性而相对单

纯、单薄、脆弱；以文字为主要媒介而建立的意义空间因文字的稳定、概念性、文化积淀性

而丰富、深刻、多彩。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人们是依赖印刷文字而不是依赖口头语言

来建构意义世界的，因此，在现代社会，教育的另外一项功能就帮助人们是掌握文字符号。

比较而言，口头语言是一种“民主”的语言媒介，而文字语言则是一种等级性的语言。一个

人掌握的文字符号越多，等级越高，越可能建立更复杂、丰富、深刻的意义世界。而要想掌

握更多、更高级的文字符号，最有效、最有保证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因此，在现代社会，

教育不仅是人们掌握物质世界的阶梯，也是人们建构意义世界的平台。 

建立在印刷文字基础上的现代教育将世界理解为一“硬”（物质世界）一“软”（意义

世界）两个互补的世界，受过教育是人们在这两个世界行走的“通行证”。而以电视为代表

的电子媒介对世界的理解却与此大不相同。首先，电子媒介在这两个世界之外建构了一个仿

真（simulacrum）的世界。电子媒介以快速闪动的图像对世界进行了模拟与再造，创造出

了一个即不同于物质世界也不同于意义世界的“荧屏世界”。其次，这个仿真的世界并不坚

守自己的边界，而是将自己与物质世界融合起来。仿造与模仿是对现实的再现，对现实不构

成威胁。而“仿真则威胁了‘真’与‘假’、‘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区别……它不再是现

实虚假的再现问题。”[5](p.161) 因为不但我们与电子媒介共同生活，并且靠媒体过日子，“观

看与收听媒体通常会与其他活动同时进行，如操持家务、一起用餐，或是社会互动。媒体几

乎说是一直存在的背景，是我们生活的条件。”[6](p.413) 而且，“事件仅仅存在于‘电视屏幕’

之上，离开了电视屏幕，事件就无法存在。”[5](p.161) 这样一来，仿真就颠倒了与现实的关系，

仿真成了现实，成了比现实还现实的“超现实”；没有仿真，现实显得苍白、虚假，“如今，

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的。……整个日常生活的现实——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

——都并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模拟维度。我们已处处生活在现实的一种‘审美’幻想之中。”
[2](p.89)  第三，仿真的世界在颠覆现实世界的同时也在挤压意义世界的空间。意义世界是人

借助文字符号在现实世界之外搭建的一个“飞地”或者说“空间站”，可以为人的精神生命

提供休憩的精神家园。仿真的世界通过图像将“飞地”与“基地”的边界消融，两个世界的

区别越来越小，意义世界的重要性降低。 

电子媒介所创造的仿真与混合的世界，其“教育哲学”与以往大不相同。仿真世界不

是人研究、把握的对象，而是人享受、娱乐的空间。仿真世界不像现实物质世界那样需要专

注而深邃的探究，人们不必要挖空心思研究这个世界的规律，只要尽情地享受、消费其所提

供的快速闪动的信号就够了。在仿真主导的世界中，娱乐是“超级意识形态”[1](p.114)，因为

电视上的一切不是让人们思考的，而是让人们娱乐的。在娱乐这一“超级意识形态”主导下，

教育的原有意义和地位被消解、取代和改造了，“娱乐行业也内爆为教育。我们可以认为，

年轻人时下沉迷于视频产品，这使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联系的书本作品显得单调乏味。教育

体制目前正在使用电影、电视和录像，以此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p.194) 一方面是

娱乐对教育的消解与侵占，一方面是教育向娱乐的靠拢，学校教育在仿真主导的世界中将向

何处去？这是学校教育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由于仿真世界的出现，意义世界没有了门槛，也没有了诱人的风光。在印刷文字上建构

的意义世界深邃而有层次，因为文字的概念性能够激发出无边的抽象思维和宇宙般辽阔的想

象力。要想进入这一世界并开掘更深的意蕴，人们必须跨过蕴涵在文字背后的文化门槛。教

育是扶助我们跨越这一门槛的主要工具。电子媒介则借助图像拆掉了这一文化门槛，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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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心智稍有发展，就可以轻易进入。图像文化的具体可感则使意义世界浅表化，虽然容易进

入，但风光已褪色！其结果是，扶助人们跨过意义世界的学校教育在这一维度上同样功能萎

缩，为仿真主导的世界所轻视。因为在仿真主导的世界里，教人“在世界中跳舞”的娱乐需

要已经超过了“教人思考”的思想需要。 

二、主体观 

波斯特将人类的传播媒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主体样态。在口语传

播阶段，主体是面对面交往的人，因而是记忆性的、叙事性的，而在“印刷传播阶段，自我

被建构成一个行为者，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2](p.13) 波兹曼也指出，在过去几个

世纪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印刷文字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

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8](p. 53)也

就是说，以印刷文字符号为媒介基础的现代社会需要与过去的口语社会不同的主体。那么，

这种主体是什么样的主体呢？波兹曼将其概括为“文化人”[8](p.53)（Literate Man），既有阅

读能力、有个性和理性的人。 

为什么媒介形式的转换会导致不同的主体样态呢？英尼斯（Harold Innis）发现，传播

技术对主体的塑造有一套内在机制，“传播媒介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个结果：它改变

了人们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用以进行思维的工具）以及群体的

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8](p.33-34) 首先，在一个以铅字为主导媒介的时代，文化是以铅字

为载体的。这个时代的人进入文化世界的前提条件是有阅读能力，因此，书本的世界前所未

有的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许我们会说，今天的印刷品比过去还多，这也是事实。但我们

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电子媒介产生以前，印刷媒介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那个时代，人

们没有广播、唱片可听，更没有电视、电影可看，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的惟一的精神食品。而

阅读这一掌握文化内容与传播媒介的行为方式又反过来塑造了主体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样态。

其次，印刷文字具有的概念性、逻辑性和线性结构在几个世纪里已经“位移”到人的思维结

构之中，推动了现代人的逻辑性和理性发展。同时，阅读需要安静、一动不动、高速的思维

活动等条件，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锻造了主体的理性能力。第三，阅读是个体化的活动，阅读

的人是孤立的个体，这又催生了现代人的个性。口语世界的人是面对面交往的关系人的，而

文字世界的人是孤立的、有独立性的人。不仅如此，由于阅读牵涉精力，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所以人们不可能阅读其碰到的每一本书，而是选择那些感兴趣、值得读的书。也就是说，阅

读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正是这种选择性，“将人们划归到非常不同的信息系统，进而创

造出各种‘群体’”。[9](p.78)  

在当今世界已经取得主导地位的电子媒介同样通过英尼斯所发现的机制塑造出自己所

需要的主体。首先，现代人的兴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书本世界转向了电视荧屏所建构的世

界。首要的证据当然是电视观众数量惊人的庞大，已经远远超过阅读书籍的人的总量。如果

从个体的角度看，看电视在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超过读书的，很多人根本无法忍受一

星期或几天不看电视的日子，却可以对几个月不读书的时光坦然处之。不仅如此，在电子时

代，阅读行为本身也变异了。在电子媒介产生以前，“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

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1](p.80) 在那个时代，读

书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而是具有神圣性的事情。在电子时代，虽然图书仍然陪伴着很多人的

日常生活，但其重要性和心理感觉都发生了变化。其次，电子媒介的特性导致人的思维方式

的变化。梅罗维茨指出，与印刷媒介用抽象符号传播信息内容不同，电子媒介是用表象符号

传递“表情”信息。[9](p.88-89)  抽象符号与其描述的现实没有相似性，需要解释和说明，所

以可以激发抽象思考；而表象符号与其描述的事物有直接的联系，不表达抽象的观点，只要

求感受和欣赏，毋须解释和抽象思维。另一方面，我们在阅读时往往只关注文字背后的内容

而忽略了文字本身，但由于电子媒介所传递的是“表情”信息，我们在看电视往往被画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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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所吸引，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内容。按照戈夫曼的定义，“表情”指的是姿势、符号、

声音以及某个环境中某个人出现所产生的运动。[9](p.87)表情看起来比语言符号更自然、更真

实、更不容易受意识控制，所以更吸引人，更受人信赖。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怪现

象：很多人看电视时记住了某个主持人，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第三，与阅读相比，看电视

主动选择性差。要想读书，你必须到书店或图书馆挑出自己喜欢看的书，而电视内容是送上

门的，你只要打开电视即可。同时，看电视不像阅读那样是个体化的活动，而是可以共享的

行为。这种共享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小的群体，比如家庭，由于电视的地域穿透力，有时这种

共享以亿万人计。电子媒介没有人群区分性，数以万计的人共享同样的节目，又导致数以万

计的人拥有相同的品性。正如鲍曼所言，电视就像一个钉子，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则是挂在

这个钉子上的衣服，从而形成“钉子共同体”[10](p.86-87)。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与

印刷时代的“文化人”不同，适应电子媒介时代的主体是“娱乐的大众”。 

在印刷媒介时代，学校是培养“文化人”的专门机构。学校将儿童引入书本的世界，培

养他们的理性、发展他们的个性。客观地说，学校教育在完成这一时代任务上的表现是非常

出色的，导致很多学者忧心忡忡，担心现代人在理性、个性等方面走向极端，滑向理性主义

和个人主义。但电子媒介所建构、需要的是“娱乐的大众”，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化的教

育行业”正在培养这种样态的主体。在这种情势下，现行的学校教育该如何安顿自己的时代

姿态？是对电子媒介所需要的主体视而不见，继续践行培养“文化人”的使命？还是“与时

俱进”，加入到培养“娱乐的大众”的行列？或者是走第三条道路，兼顾培养“文化人”和

“娱乐的大众”两种主体的使命，创造出一种适应未来社会的新型主体样态？无论做出哪种

选择，学校教育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阵痛”。如果做出第一种选择，学校教育就要面临对

抗整个电子媒介的巨大风险与压力；如果做出第二种选择，学校教育就冒失去存在依据、失

去自我的危险，可能走向一条不归路；如果选择第三条道路，学校教育就要从理念、内容、

机制等方面做出深刻的变革。 

三、交往观 

与现代社会及其教育的世界观、主体观相联系的是其交往观。现代社会将世界分为现实

的物质世界和意义世界，与此相呼应，现代社会的交往也有两种主导范型，即直接交往与精

神交往。由于直接交往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赫勒又称其为日常交往。在赫勒看来，

日常交往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方式，即“直接行动与语言行动”[11](p.237)。无论直接行动和语

言行动，对空间和地点都有依赖性，因为超出一定的空间距离，这两种形式都无从发挥作用。

因此，直接交往具有地点依赖性，或者说交往主体必须“在场”，是一种“在场交往”：“对

参与者来说，它涉及到一个单一的视觉与认知注意的焦点；一种相互间愿意进行语言交流的

明朗态度；一种强化了的相互行动的关联性；一种眼对眼的生态学意义上的意见交换——这

种意见交换以一个参与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审察另一个参与者对自己的监视。”[12](p.2) 日常交

往的另一个特征是以情感来定向。日常交往引发的情感多种多样，但起到为交往定向的情感

有三种：肯定性的情感，如同情、喜欢、爱；否定性的情感，如反感、厌恶、恨；中性的情

感，如漠视。这三种情感之所以可以为交往定向，“这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功能是帮助我们寻

找出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们作为令人满意的和不遂人意的关系的

路标而活动。”[11](p.250)  

精神交往是与日常交往异质的交往类型。其异质性主要表现在精神交往可以借助符号超

越直接在场、超越对物质地点的依赖。在口语时代，日常交往是主导型的交往方式，但精神

交往作为辅助性的交往方式也有其地位。通过口耳相传，未曾谋面的人也可以“神交已久”。

印刷文字推动了精神交往，因为印刷文字克服了口语的易逝性，可以使人们摆脱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通过文字进行精神交往。通过文字进行精神交往的一个易见的后果是知识权威的产

生。在印刷时代，书籍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绝对垄断地位，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必须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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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书籍的作者的社会位置因此而特殊。通过文字与作者进行精神交流，读者首先要对文

字进行解码，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进入作者所搭建的符号世界。由于书籍的逻辑

性和思想性，进入其意义世界往往就意味着对其逻辑和思想的认同与皈依。为什么在过去有

那么多的思想巨人？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精神交往深化了日常

交往，在交往的情感性之外增添了理性、思想等精神元素，但由于精神交往与日常交往的异

质性，精神交往并没有威胁到日常交往的地位和意义。 

电子媒介对人类交往产生了多维的影响，甚至催生了新崭新的交往方式。电子媒介改变

了涂尔干所说“物理密度”（physical density）与“精神密度”（moral density）[10](p.143)的

比例关系。物理密度就是在一定地域一定土地上的个人数字，精神密度就是个人间交往与沟

通的强度。电子媒介以前的时代，一个特定空间的物理密度与精神密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相对

均衡，而在电子媒介时代，一个物质空间则可能物理密度很大，但精神密度却很低。比如，

在家庭里，家庭成员虽然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却分别通过电话、电视与家庭外的人进行交往；

在大学生宿舍里，虽然身体的距离很小，但每个人都有穿透宿舍狭小空间而与外界保持交流

的渠道……也就是说，在直接交往中异常重要的物质地点和空间距离因电子媒介的介入而变

得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可以借助电子媒介进行穿越物质障碍的远距离交往。精神密度的变化，

即交往强度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交往样式的变革：很多人在一起，却可能彼此隔离；很多人

相距很远，却联系密切。 

在电子媒介时代，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即“副社会交往”[9](p.113)的重要性日盛。之所以

称这种由电子媒介引发的新型关系为“副社会交往”，主要是因为其与直接的社会交往有太

多的相似性。直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在场交往”，而通过电子媒介的交往同样可以给人一

种现场感，“通过电子传播媒介，社会表演者现在可以‘前往’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去的地方，

而观众现在‘亲临’远方的事件中。”[9](p.113) 通过文字进行的精神交往无法看直接交往的直

接行动与语言行动，而借助电视等电子媒介，观众可以看动电视人物的动作、表情，听到其

声音。观众感到“认识”电视上“遇到”的人，在电视上有很多“熟人”和“老朋友”。比

如，在中国可能有上亿的人将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著名主持人视为“熟人”。与直接交往的情

感相对应，“副社会交往”同样可以伴随“爱恨情仇”。比如在我写作这段文字的这一天（2006
年 5 月 22 日），歌手周杰伦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与“超级女生”李宇春传出绯闻十分不

屑，并对李宇春出言不逊，结果导致“玉米”（李的歌迷）的愤怒，互联网上骂声一片，而

周的歌迷则奋起反击，掀起了“网络械斗”。 

“副社会关系在爱与恨、正常与混乱中是一种新形式的交往。它具有面对面交往和通过

书籍传播这两者的某些传统特征，但实际上又两者都不是。”[9](p.115) “副社会交往”与直接

的社会交往的最大区别在于这种交往的单向性。观众将电子媒介名人视为再熟悉不过的人，

为其牵肠挂肚，甚至神魂颠倒，但对方可能永远不知道你是何许人也。“副社会交往”与精

神交往相似之处在于二者与日常交往的面对面不同，都是有媒介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通

过书籍进行的交往也具有单向性，但这种单向性没有那么绝对，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与

作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对话和交流。二者的区别在于，通过书籍进行的精神交往，关注的焦点

在于精神产品及其内容，而通过电子媒介进行的“副社会交往”关注的焦点则是光彩夺目的

媒介人物。所以借助书籍进行的精神交往往往产生知识和思想的权威，而通过电子媒介进行

的“副社会交往”则往往产生偶像。 

现代学校教育以直接交往为依托，通过对印刷文字的学习增强精神交往的能力，进而习

得、继承、丰富、创造人类文化。电子媒介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这一交往基础进行了拆卸，使

学校教育的交往预设遭到了、正在遭受着挑战。首先，现代学校虽然遵循经济的逻辑，学校

和班级规模越来越大，但在物理密度增大的同时，却面临着精神密度降低的危险。比如，现

在的大学教室里，很多学生坐在教室里，但却不是在与身边的同学、老师进行交往，而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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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手机短信等电子媒介与远方的人进行交流，以至于一些大学不得不在教学区安装手机信号

屏蔽设备。目前中国手机持有者已达 4 亿多人，低龄使用者越来越多，如果在不久的将来，

手机在中小学达到像目前大学的普及水平，对学校直接交往、甚至整个教育的影响将是什么

样的？ 

如前所述，电子媒介衍生的“副社会交往”易导致偶像崇拜。知识、思想权威的衰落与

偶像的升空几乎是一个过程，这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既深刻又明显。知识、思想权威的衰落意

味着对深邃思考的逃避，意味着对学校作为知识、思想发生地的消解和降格。而偶像崇拜则

将已经表层化的学校场域的注意力吸引到校外的娱乐明星的身上，导致学校教育心理地位的

进一步降格。如今，如果没有纪律的强制性约束，一个稍有名气的娱乐明星的到来就可以使

一座城市的很多校园空空如也。对很多青少年来说，他们过着一种两极性的生活：一极是枯

燥乏味、劳神费力的学习；一极是对偶像的神魂颠倒。开明的学者一般都不否定青少年的偶

像崇拜，问题是如果一个偶像的心理份量超过了一所学校，学校还能无动于衷、逍遥自在吗？ 

四、知识观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知识范式”（paradigm of knowledge）。不同的知识范式对知识

与认识者的关系、知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知识本身的逻辑与表现形式、知识与社会的关系

等有不同的回答。[13](p.19-20) 在古希腊，知识一词的涵义包括对外在世界的了解和道德上的

实践，因为人类知识本来就起源于对外在世界的“外向观察”与对人类本身的“内向观察”。
[14](p.5) 与现代的世界观相联系，现代社会的知识观是一种实证性的知识观。从本质上看，实

证性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主观的臆测，而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从形式上看，这

种知识的陈述是借助于“一些特殊的概念、符号、范畴和命题来进行的，数学和逻辑学被公

认为是最基础的科学语言。”[13](p.64) 显然，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多存在于印刷文字之

中。正是印刷文字的标准化和清晰性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交流与普及，为知识的繁荣奠定了

符号基础。 

以科学语言作为陈述形式的现代知识是连续性、阶梯性的知识，具有不同的专业领域和

人群划分的功能。科学知识以一些基本的概念为起点，进而建构起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如

果没有基本的概念和逻辑，后面的知识体系是无法得到建构的，科学知识是连续的、阶梯型

的，是层层递进的。对学习者来说，如果前面的知识没掌握，后面的学习就无法进行。对独

立于主体的对象化“外在世界”的观察与研究不太可能采取整体的方式，解析的方式成了基

本的方略。人们将外在将世界分解为不同的部分的同时，也从不同的知识立场出发建构了不

同的知识概念体系。因此，现代科学知识是分领域的、专业性的知识，掌握不同专业知识的

人，就被相应归入不同的领域、部门、行业，因而实现人群的知识划分。 

电子媒介有自己的知识范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所认同、建构的知识不再是关于

物质世界的规律，而是关于社会世界的信息。换句话说，电子媒介所理解的知识是“信息化

的知识”，主要是对社会世界各种事态和状况的形象描述。印刷媒介借助概念在描述世界的

同时揭示世界，描述世界不是其所长，而揭示世界则是其所擅长的；电子媒介借助影像描述

世界，这是其所长，而揭示世界则是其所短，我们很难用影像来建构一门学问。因此，电子

媒介给我们的多是这个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的各种信息。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知识主要是对

物质世界的反映与揭示，是科学的，那么电子媒介的知识则主要是对社会世界的描述，是社

会的。 

与科学知识的连续性、递进性、专门化不同，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这种信息化的知识是非

连续性的，领域区分性也很弱。人们不会因为没有了解今天的一条信息而不能了解明天的另

一条信息，电子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之间没有因果、递进关系，任何时候，只要你打开电视，

你就可以进入其所营造的“知识世界”。这个世界的入口不是单一的，所有地方都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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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没有楼梯和台阶，所有知识都在一个平面。与印刷媒介使知识长久的倾向不同，电

子媒介的知识是即时的、易逝的，一条信息覆盖另一信息的速度超乎想象。某一信息化的知

识的产生不是为了新知识的发展奠基，而注定为了被另外的知识所取代。这种短命的“信息

知识飞蛾”为了在昙花一现的生命周期里获得关注，不能采取过去那种冷静而逻辑的表现方

式，只能采取“触目惊心”这种呈现形式，像一道流星划过天际，然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同时，这种信息化的知识不分领域，没有专业门槛，是无指向的散布给社会大众的，供所有

人分享与娱乐，因而也不具有人群区分性。 

    帮助人们获得知识始终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或者说，教育在任何时代都有知识依据。

但“如何获得知识”是以“什么是知识”为前提的。电子媒介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态与人们

的知识观念，相应地，也改变了作为帮助人们获得知识的教育机构的存在形态。在印刷时代，

在实证性知识观的指导下，学校教育推崇客观和理性，鼓励严肃、有序和逻辑性的思维。这

一获得知识的教育模式受到了电子媒介的知识观的冲击和更改。波兹曼认为，“电视提供了

一个诱人而富有创意的不同选择，我们也可以说，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

教育哲学”：你不能有前提条件；你不能令人困惑；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1](p.191-192) 

之所以不能有前提条件，是因为电视的知识观是一种非连续、累积性的知识观，否定并抛弃

了学校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困惑意味着观众的离去，所以“电

视教学”的内容中不能有需要记忆、思考、运算等等学校教育所必须的思维和情感挑战。阐

述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但“电视教学”如果运用了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等阐

释方法，则很难留住“学生”（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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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Television 

——On the Challenges of Electronic Media towards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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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ducation is based on one dominant media in any period.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 

whose essential education ide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printing , i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printing media. We have been in an electronic media-based period, in which it differs from 

printing media in character and has its unique understanding on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ions that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odern education, such as world, subject, association, knowledge, etc. Being in an 

electronic media-flourishing age, having a thorough grasp of these main conceptions is an essential topic 

to edu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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